
2011年05月20日 星期五
编辑：汪静赫 E-mail：hhym2011@163.com 校对：筱华 美编：王祯磊 红色资本

本报记者 汪静赫/文
1919年，14岁的陈云第一次来到

了上海，那时他是一个外乡来沪讨生
活的小学徒。

1949年，陈云再回上海，这一次他
是统领“新中国经济第一战”的主帅。

风雨几多载，革命之路犹如海上
行舟。

革命岁月中的陈云曾多次踏足上
海，尤以 1949年的“新中国经济第一
战”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上留下了特别
的印记和不朽的风华。

上海不了情

1919年的江苏青浦（今属上海），
码头上站着一位即将离家的少年。他
的眼神里有离愁，但更多的是对于未
知世界的兴奋与期待。因为他要去的
地方叫上海。
他是 14岁的陈云。
彼时的上海，是中国的城市之光。

陈云是初到这繁华大都会的无数外乡
人中的一个。

到上海后，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当
了一名小学徒。此后的几年里，在这家
中国近代有名的企业里，他逐渐由学
徒升到店员，期间学到了不少商业知
识，还学会了打一手好算盘。更为重要
的是———在商务印书馆，只有小学文
化、自述“连报纸都看不懂”的陈云完
成了人生的重大转折———接受了马克
思主义。

1925年，20岁的陈云参加了声势
浩大的五卅运动。同年 8月，他担任了
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发
动并领导所内职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第一次罢工并取得胜利。随
后陈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劳工
组织者从事党的活动。

此时的陈云已不再是 6年前初到
上海的小学徒，他已经成为一名追求
自由和理想的共产党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云离开
了商务印书馆，离开了上海。而再回沪
上，已是 1935年。

1935年 6月，陈云奉命离开长征
队伍，到上海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
作，并开办了一些商业机构为党筹措
经费，正是在此期间，他展示了卓越的
“经营头脑”，他经营的商业企业成效
卓著，受到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
表扬。

后来，因斗争形势恶劣，陈云再次
离开了上海，但他的经济才能，却从那
时起得到了周恩来的注意和肯定。

新的战役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接收
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长年的战
争已经使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到处
是战争创伤，工厂停工、交通瘫痪、物
价飞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

一位美联社记者在发出的电讯中
说：“这个国家太大了，又穷又乱，不会
被一个集团统治太久，不管是天使、猴
子，还是共产党人。”
物价能不能稳住？通货膨胀能不

能抑制？肆虐一时的投机资本能不能
根除？这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
之后共产党人面临的全新考验，也直
接关系到新政权能否稳固、能否长久。

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这是一场
全新的战役。
这场战役的结果只有一个：必须

赢。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在资本家集中

的上海接受挑战，在经济上打胜这一
仗，才能在上海站住脚，并进一步稳定
全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选谁去当
统帅？周恩来把目光放在了陈云身
上。

陈云的理财本事在党内有目共
睹。除了 30年代初在上海开办商业
机构为党筹措经费，1944年陈云主持
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时同样为边区
经济工作做出了贡献。而东北解放
后，陈云更是出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
会主任，东北的经济在他的主持下迅
速恢复。所有这一切，都让周恩来对
陈云的经济才能十分看好，因此他向
毛泽东推荐陈云作为上海经济战役

主帅的人选。
面对这场“新”的战役，中国共产

党人首先要组建一个指挥部，中财委
就是这样一个机构。1949年 7月 12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正式成立，陈云担
任主任。
中财委刚成立，7月 19日，陈云便

启程奔赴上海，而在此之前，上海的银
元之战已经打响，这是上海金融战的
第一仗。

银元之战

汉口路 422号，是一幢九层高楼。
在今日的上海，它只是一栋普通的老
楼，而在 62年前，这里是上海滩鼎鼎
大名的证券大楼、银元黑市交易的“黑
窝”。这里每天上午都挤满了做银元投
机买卖的经纪人，处处可遇进行非法
交易的银元贩子。他们声称“解放军进
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在他
们的身后，是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势力
和国民党潜伏势力。他们希望通过贩
卖银元操纵金融市场从而搞乱上海经
济，导致银元在短短两天之内上涨近
两倍。

1949年 5月 27日，上海解放。按
照陈云原来的设想，通过用人民币兑
换金圆券，人民币很快就会占领上海。
然而，不法资本家耍了个花招：等人民
币兑掉了金圆券后，再用黄金、白银、
美元打击人民币，使人民币迅速贬值。
在他们的操纵和宣传下，上海各商业
机构一时间都只用银元标价，拒收人
民币。人民币几乎无法流通。

陈云冷静地分析了上海金融形势
之后，与当时担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决
定直接打击不法资本家操纵银元的大
本营———位于上海汉口路 422号证券
大楼的证券交易所。

1949年 6月 8日，陈毅、陈云联名
致电华东、华中局，命令他们封锁上海
证券交易所，严厉打击投机分子。他们
还指示：为了更有力地打击上海投机
商人，先派出秘密人员打入证券大楼
侦察情况，对违法商人的活动进行秘
密调查，确定一批应当扣押人员的名
单，然后再行动。

6月 10日上午 10点整，上海市军
管会派出军警，10辆军车浩浩荡荡抵
达交易所所在的汉口路，运来了一个
营的兵力，很快对交易所周边实施了
军事封锁。200名身着便装的公安干警
更是一早就混进了交易所，里应外合
扣押了名单上的 238名投机商人。查

封行动一共抄没黄金 3000多两、银元
3万多枚、法办投机分子 200多个。消
息传开，市场上银元价格暴跌。

这场上海“金融战”的第一仗，赢
得坚决果断。

在这之后，陈云继续部署了一系
列措施，包括命令铁路交通一律只收
人民币，税收也一律征收人民币等等。
经过几番较量，人民币终于在上海滩
站稳了脚跟，初步稳住了上海的金融
市场。

剑指“两白”

随着银元之战的胜利，投机势力
将视线转移到了别处。此时，一场天灾
成为黑幕的开启者。1949年 7月，华
东、华北地区先后暴雨成灾，上海粮价
应声而涨，投机资本纷纷转战大米和
纱布。上海的物价暴涨很快造成了全
国市场波动。

当时，陈云把大米、纱布、煤炭这
三样东西简称为“两白一黑”，他认为
“黑”即煤炭问题比较好解决，关键是
解决大米和纱布问题。

陈云认为，要抑制飞涨的物价，首
先要从稳定粮价开始，解决了吃饭的
大事，其他事情就好解决了。陈云急电
东北财委，紧急调一批粮食支援华北
地区，还派中财委的一个副秘书长专
程前往东北，坐镇沈阳，保证东北每天
发一列车粮食到北京。在北京，他指挥
有关部门在天坛打席囤存粮食，每天
都增加囤席存粮的数量。上海乃至全
国的粮食投机分子看到国家手中有
粮，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解决了一“白”大米问题后，陈云
紧接着就去解决另一“白”纱布问题，
当时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到处收购纱
布，将其囤积，控制市场。在投机分子

的疯狂抢购下，上海棉纱的价格在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上涨了近四倍。棉
纱价格的上涨，带动了其他商品价格
的上涨。在此情况下，陈云一直冷静地
观察经济形势，他在内部发出指示：要
让资本家怎么吃进去，再怎么吐出来。
陈云提出的策略是，将冷货闲货

抛给资本家和投机商，但不把主要物
资给他们，等收紧银根、物价平衡之后，
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再趁机买进，然
后再寻找机会用经济手段打击他们。
陈云的想法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
赞成。
通过具体分析市场上商品和货币

的流通情况，陈云得出结论：物价综合
指数要比 7月底上升 2倍至 2.2倍，才
能使两者大体平衡。11月中旬，物价已
涨了两倍，涨势渐趋稳定。
陈云认为时机到了。

最后一击

1949年 11月 25日，陈云下令全
国统一行动，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大
量抛售纱布。

当时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不法资
本家认为是进一步囤积的好机会，马
上大量购买。等他们买进大量纱布后，
上海等地的国营纱布公司开始源源不
断地抛售，一边抛售，一边降低价格，
不法资本家见大事不好，也赶紧抛售，
这样，纱布的市场价格就越来越低了，
投机商们大大地赔了本，手里的资金
很快就不够用了。

与此同时，陈云下令中财委几路
进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与公安
部门经过充分准备，对地下钱庄进行
了突击清查，这一招截断了投机资本
的资金来源。

投机资本阵脚大乱，他们赶紧抛
售手中那些高价吃进的纱布，但他们
抛得越多，亏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也
就越快，再加上国营公司的降价推动，
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一天之内就掉了一
半下来。

纱布价格的降低，很快就带动了
其他商品价格的降低，使上海和全国
各地的物价基本稳定了下来。

自此，上海工商界人士对中国共
产党的经济执政能力刮目相看。有人
竖起大拇指说，那个商务印书馆的小
个子(陈云)确实不简单。

紧接着，陈云再次建议发行公债，
控制流通货币量。1950年 1月，中央政
府开始发行 2万份公债，银根收紧，拖
住了大批游资。

在上海粮食市场上，历来就有春
节后“红盘”(指正月初五开市)看涨的
老规律。投机商看准这一点，四处囤积
粮食。陈云领导中财委做好了万全准
备。上海周边已然形成了三道粮食防
线，三道防线合在一起，粮食足够上海
周转一年半。

1950年 2月 21日 (农历正月初
五)，上海粮食市场并没有“红盘”开出。
投机商们傻了眼，粮食价格不但没有
上涨，反而连续下跌。上海持续十几年
的通货膨胀终于被驯服。这场没有硝
烟的新中国金融第一战以投机势力彻
底失败而告终。
“红盘”之战以后，上海金融趋于

稳定。毛泽东对这场金融经济战给予
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平抑物价、统一
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毛泽
东引用诸葛亮《前出师表》“将军向宠，
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
帝称之为能”赞扬陈云“可称之为能”。

1949年陈云“战上海”，成为这座城
市的一段峥嵘岁月。

员怨源怨年 5月 27日，上海解放，新
政权接管了这座著名的城市。与解放
军一起进城的还有 源园 辆美国道奇卡
车———车上满载着由东北、华北、华
东印钞厂印制的 源亿元人民币。

但对大多数市民而言，共产党、解
放军、人民币是完全陌生的，加上战
乱不休、物价连年飞涨，迅速红火了
街头的银元买卖。南京路上四大私营
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大小商店
闻风挂出告示牌，讲明只收银元。

投机分子气焰嚣张四处散布：解
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
海。一时间，银元、黄金、美钞充斥市
场。人民币却只能堆在人民银行的库
房里———早晨起来一摞摞地被人提
取走，晚上又差不多原封不动地一摞
摞存回来，压根儿进不了流通市场。

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人民币受阻的背后是一个更加

棘手的“烂摊子”。
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主要势力

集中在上海。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利用
手中掌握的经济实力，向新生的人民
政权发起了进攻。他们操纵粮食、棉
花等重要物资，囤积居奇，掀起了一
轮又一轮的通货膨胀。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经济中
心，工业产值和贸易总额约占全国的
一半，有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之称。
同时，上海也是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
市，是帝国主义和各种力量汇集的一
个焦点。上海独特的地位决定了接管
上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早在上海解放之前，毛泽东就深
刻地指出: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甚
至我们的敌人都将以上海工作的好
坏来考验我们党有无管理大城市及

全国的能力。
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国

内外投机资本的聚集地。长期的恶性
通货膨胀，造成市面上投机成风。1949
年 10月 15日至 11月中下旬 ,由于投
机资本家兴风作浪, 新中国经历了第
一次，同时也是最严重的一次物价暴
涨风潮。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
自己的失败，一面对上海海口实行封
锁，妄图阻断上海的内外交通，断绝
粮食、棉花及工业原料的供给，从经
济上窒息上海；一面又派遣飞机侵入
上海领空，对上海实施狂轰滥炸，破
坏生产、生活以及市政交通设施，以
使上海陷于机器不转、电灯不亮、汽
车抛锚的瘫痪境地，企图把新生的人
民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面对严峻形势，新生的中国共产
党政权在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和中

财委主任陈云的领导下发起并打赢
了中国经济第一战，最终制住了不法
投机资本家，遏止了恶性通胀，一举稳
定了全国物价。这也为 20世纪 50年
代前期对资本家进行利用、限制、改造
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同时从接管上海的第一天起，中国
共产党就把目光聚焦到了这个城市生
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在接收官僚资本
主义企业时，新政权采取原封不动、整
套接收的办法，保证了边接管边生产。
而对于大量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他们
的产业，则采取了保护其发展的策略。

上海是当时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
由于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接管
上海过程中，没有一位大企业家离开上
海，反而有一些在海外的大企业家陆续
回到上海，其中就有沪上赫赫有名的“煤
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以及日后为
新中国经济立下重要功绩的荣氏家族。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胜利解放。5 月 29 日，中国
共产党上海新政权即颁布了第一份公告，阐明了党和政
府的经济制度和财政税收方针，声明上海解放后，一切财
政收入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在税制改革之前，原有各项旧
的国税市税，均按税法缴纳，原国民党政府税制的不合理
之处，待秩序安定后，再行修改。

这份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份公告，起草者即为知名会
计专家顾准。当时，顾准是中共华东局接收上海队伍中的
财税负责人，也是上海市军管会财政处处长。

随即，接管上海的各项工作有序开展，顾准负责的财
政经济接管委员会派出专员顺利接管了原有的上海市财
政局、直接税局、货物税局、市府会计处、审计处和市地政
局等全部的重要财税部门。

由于连年战祸，解放前夕上海工业基本瘫痪。1.2 万
家工厂中，只有 30%还在维持开工，工业产业的停工率高
达 80%以上，面粉产业的产量不及之前的 10%，最主要的
轻纺工业也基本瘫痪。

在解放初期，上海的财政占中央财政的 1/3 之强，政
府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
济培养税源、打击偷税。

在顾准的主持下，上海在很短的时间内梳理了不合
理的税制和税目，随后又进行了大量的新旧税制调整，废
除了勒索摊派的保卫团费、保安特捐、新兵安家费等 6 种
杂捐和一时所得税、车辆市政建设、土地增值税等 15 种
税收，并制定、调整了印花税、屠宰税、车辆使用税、娱乐
税、营业税、船舶使用税、房捐、营业事业所得税等新的税
目税率，制定、颁布华东区统一货物税税目税率表，统一
按表征收。

1949 年 8 月 3 日，上海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
开，人民政府对税收进行了改造，颁布了新的货物税、营
业税、印花税等 9 种地方性暂时办法。6、7 月收不抵支的
上海财政，在 8 月份就达到了收支平衡。

根据《上海市财政税务志》的数据，1949 年上海税收
收入为 498 万元，1950 年为 6416 万元，1951 年为 5386 万
元。

1950 年 2 月 6 日，上海遭遇了国民党军队实施的
“二·六大轰炸”，上海杨树浦发电厂遭到毁灭性打击，造
成全上海 80%的电力供应受损，对工商业的生产、经营造
成了极大的困难。而此时，又恰是征收 1949 年年度企业
所得税的关键月份。

就在这时，顾准却面临着一个极大的任务和挑战。为
了平衡政府财政收支，稳定货币价值，上海市需要通过发
行公债和税收等方式征收 3000 亿（旧币）的现金资金，以
此保障新中国经济的稳定。

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征收如此大的一笔巨款，成为
顾准领导下的上海财政税收队伍的重大挑战，而在采取
了恰当的措施之后，顺利完成了此项重要任务。

1950 年，在顾准的主持下，上海市财政税收系统进行
了大的改组，将原有财政局的税收业务、货物税局、直接
税局三局合并成立了新的上海税务局。顾准同时担任财
政局和税务局的局长职务。

1951 年 3 月，随着上海财政税收工作的稳定和完善，
上海市专门成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并由上海市副市长
潘汉年担任主任，顾准在担任财政局局长、税务局局长的
同时，也被任命为市财委副主任一职，并负责分管供销合
作社、企业管理处等重要部门。

在市财委工作期间，顾准敏锐地看到地方工业的新
兴发展，并专门成立了市财委地方工业处，为促进地方工
业做出了较大贡献。

而在顾准负责的 1950 年到 1952 年这三年间，上海
工商税收收入总额为 25 万亿元（旧币），占全国税收总额
的 26.4%。1951 年，上海财政税收比 1950 年增长 79%，
1952 年又比 1951 年增长了 34.8%，为全国财政和经济发
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顾准为上海财政税收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他还
主导和尝试了多项改革。他敏锐地发现，国营企业财务管
理是财政工作中新的空白，在他的主导下，华东财政部公
营企业财务管理处得以成立。此外，顾准还推行了新的
“税收专管”现代税收制度，并建立了“专管、查账、店员
协税”的核心以及“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的纳税原则；并
推动全市范围内的纳税户大普查，厘清了高达 10 万多户
的工商业纳税户资料，并建立了财政预算编制制度，为中
国的财税体制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2 年，在全国性的“三反五反”运动中，顾准，这
位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的财税
专家、经济学者，被迫离开了大上海的财税一线舞台。
而在顾准接管上海财政系统的三年时间里，这座中国
最大的城市，已从濒于崩溃发展为蓬勃发展的活力之
城。

陈云“战上海”

1949年初的上海，徒有远东最繁华大都市的虚名，乱象丛生、百业凋
敝、物价飞涨，经济几近崩溃。

随着这座东方最大城市的解放，黄浦江畔也打响了新中国金融经济的

第一战。这场战役的主帅之一便是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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